歐陽修的“西湖情結”
———《采桑子》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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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歐陽修的一生和潁州有很深的關係,他本人也把潁州當作第二故鄉。歐陽修的《采桑子》就描繪了西湖
美麗的風光,通過對《采桑子》的解讀,來分析歐陽修詞中的“西湖情結”的內在原因。

歐陽修( 1007———1072) ,字永叔,號醉翁,別號六一居士,廬陵(今江西吉安)人。[ 1 ]歐陽修的一生和潁州有很深的關係,他本人也把潁州當作第二故鄉。歐陽修的《采桑子》共十三首,其中有十首是歌頌西湖美景的。《采桑子》中的西湖並不是指“杭州的西湖”,而是指“潁州西湖”。潁州治所汝陰,今安徽阜陽。
北宋仁宗皇佑元年(1049) ,歐陽修四十三歲,曾移知潁州,當時他就非常喜歡西湖的美麗景色,表示告老時到潁州來居住,有文字為證:“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,土厚水甘而風氣和,于時慨然以有終焉之意也”(思穎詩後序) 。[ 2 ]從中可以看出歐陽修對西湖的迷戀,後來歐陽修果然回到了潁州,且在這裏逝世。
潁州西湖位於阜陽城西北一公里新泉河兩岸,是古代潁河、清河、小汝河、白龍溝四水匯流處。明代《正德潁州志》卷一:“西湖在州西北二裏外,湖長十裏,廣三裏,水深莫測,廣袤相齊”。《大清一統志》雲:“潁州西湖聞名天下,亭台之勝,觴詠之繁,可與杭州西湖媲美。”潁州西湖景色之美,四時俱佳是文人墨客吟詩作畫之旅遊勝地。歐陽修在《采桑子》中描繪了西湖的美景。
《采桑子》共有十三首,其中聯章歌詠潁州西湖景物的有十首,以下對其中的幾首進行分析,來看看歐陽修是如何描寫西湖美景的:
　輕舟短棹西湖好,綠水逶迤,芳草長堤,隱隱笙歌處處隨。
　無風水面琉璃滑,不覺船移,微動漣漪,驚起沙禽掠岸飛。
作者以輕鬆淡雅的筆調,描寫泛舟潁州西湖時所見的美麗景色。詞的上片,輕舟短棹,一開頭就給人以悠然自在的愉快感覺。以下幾句描繪了一幅美麗的西湖春景:不僅是“春草碧色,春水淥波”,跟綿長的堤影掩映著,看到的是一幅淡遠的畫面;而且在短棹輕縱的過程裏,隨船所向,都會聽到柔和的笙簫,隱隱地在春風中吹送。這些樂曲處處隨著詞人的船,仿佛是為著詞人而歌唱。廖廖數筆,就營造出一片安謐、恬靜的氣氛。下片著重描寫湖上行舟、波平如鏡的景色。前三句以靜寫動,寫風平浪靜時水面晶瑩澄澈,如同琉璃,平滑似鏡,遊人不覺船移,只是看到船漿輕劃,水上形成細小的波紋時,方感船身滑動。結句以動襯靜,寫漣漪微動難免驚動沙灘上的水鳥,使之掠過湖岸飛去,而西湖卻愈顯其幽靜。
這首詞如同一幅清麗活潑、空靈淡遠的風景畫,美不勝收,清新可愛,令人對西湖產生美的想像,以致于留連忘返。

畫船載酒西湖好,急管繁弦,玉盞催傳,穩泛平波任醉眠。
行雲卻在行舟下,空水澄鮮,俯仰流連,疑是湖中別有天。
詞的大意為:西湖風光好,乘畫船載著酒肴在湖中游賞,急促繁喧的樂聲中,不停地傳著酒杯。風平浪靜,緩緩前進的船兒中安睡著醉倒的客人。醉眼俯視湖中,白雲在船下浮動,清澈的湖水好似空然無物。仰視藍天,俯視湖面,水天相映使人疑惑,湖中另有一個世界。上片寫飲酒游湖之樂,下片寫醉後觀湖之樂,這首詞寫出了作者在特殊情況(酒醉)下的特殊感受。作者寄情于西湖,心情愉快地把西湖美景盡收眼底,宛如把西湖描繪成亦真亦幻的人間仙境。
　　群芳過後西湖好,狼籍殘紅,飛絮濛濛,垂柳欄幹盡日風。
　　笙歌散盡遊人去,始覺春空,垂下簾櫳,雙燕歸來細雨中。
詞中描寫了潁州西湖暮春時節靜謐疏灑的風姿。作者將西湖清空幽寂的春末境界表現得優美可愛,體現了對大自然和現實人生的無限熱愛和眷戀。上片描寫群芳凋謝後西湖的恬靜清幽之美。首句是全詞的綱領,由此引出“群芳過後”的西湖景象及詞人從中領悟到的“好”的意味。“狼藉”、“飛絮”二句寫落紅零亂滿地、翠柳柔條斜拂于春風中的姿態。以上數句,通過落花、飛絮、垂柳等意象,描摹出一幅清疏淡遠的暮春圖景。下片“笙歌散盡”,虛寫出過去湖上游樂的盛況;“遊人去始覺春空”,點明從上面三句景象所產生
的感覺,道出了作者的複雜微妙的心境。“始覺”是頓悟之辭,這兩句是從繁華喧鬧消失後清醒過來的感覺,繁華喧鬧消失,既覺有所失的空虛,又覺獲得寧靜的暢適。首句說的·好”即是從這後一種感覺產生,只有基於這種心理感覺,才可解釋認為“狼藉殘紅”三句所寫景象的“好”之所在。最後二句,寫室內景,以人物動態描寫與自然景物映襯相結合,表達出作者恬適淡泊的胸襟。末兩句是倒裝,本是開簾待燕,“雙燕歸來”才“垂下簾攏”。結句“雙燕歸來細雨中”,意蘊含蓄委婉,以細雨襯托“春空”之後的清寂氣氛,又以雙燕飛
歸製造出輕靈、歡娛的意境。這首詞通篇寫景,不帶明顯的主觀感情色彩,卻從字裏行間婉曲地顯露出作者的曠達胸懷和恬淡心境。作者寫西湖美景,動靜交錯,以動顯靜,意脈貫串,層次井然,顯示出不凡的藝術功力。
西湖花時過後,群芳凋零,殘紅狼藉。常人對此,當覺索然無味,而作者卻面對這種“匆匆春又去”的衰殘景象,不但不感傷,反而在孤寂清冷中體味出安寧靜謐的美趣。這種春空之後的閑淡胸懷,這種別具一格的審美感受,正是此詞有異於一般詠春詞的獨到之處。
　　殘霞夕照西湖好,花塢蘋汀,十頃波平,野岸無人舟自橫。
　　西南月上浮雲散,軒檻涼生,蓮芰香清,水面風來酒面醒。
此詞描繪穎州西湖波平十頃、蓮芰香清的美景,表達了詞人寄情山水的志趣。全詞即景抒情,詞風清疏峻潔,意境清淡平和,給人以極高的藝術享受。“殘霞夕照”是天將晚而未晚、日已落而尚未落盡的時候。“夕陽無限好”,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詩人歌詠過這一轉瞬即逝的黃金時刻。歐陽修沒有直寫景物的美,而是說“霞”已“殘”,可見已沒有“熔金”、“合璧”那樣絢麗的色彩了。但這時的西湖,作者卻覺得“好”。好就好在“花塢蘋汀”。在殘霞夕照下所看到的是種在花池裏的花,長在水邊或小洲上的蘋草,無一字道及情,

但情卻寓於景中了。“十頃波平”,正是歐陽修在另一首《采桑子》裏寫的“無風水面琉璃滑”。波平如鏡,而且這“鏡面”浩渺無邊。“野岸無人舟自橫”,這句出自韋應物《滁州西澗》詩“野渡無人舟自橫”。作者改“渡”為“岸”,說明“舟自橫”是由於當日的遊湖活動結束了,因此這“無人”而“自橫”的“舟”,就更襯托出了此刻“野岸”的幽靜沉寂。
“西南月上”,殘霞夕照已經消失。月自西南方現出,因為不是滿月,所以雖在“浮雲散”之後,這月色也不會十分皎潔。這種色調與前面的淡素畫圖和諧融洽,見出作者用筆之細。“軒檻涼生”,這是人的感覺。直到這時才隱隱映現出人物來。至此可知,上片種種景物,都是在這“軒檻”中人的目之所見,顯然他在這裏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了。這裏,作者以動寫靜,一切都是靜悄悄的,一點聲音也沒有,使人們仿佛置身紅塵之外。“蓮芰香清,水面風來酒面醒。”“水面風來”,既送來蓮香,也吹醒了人的醉意。原來他喝醉了酒,就這麼長時間地悄無聲息地沉浸在“西湖好”的美景中。這位潁州西湖的“舊主人”懷著無限深情,譜出了一曲清歌。
　　平生為愛西湖好,來擁朱輪,富貴浮雲,俯仰流年二十春。
　　歸來恰似遼東鶴,城郭人民,觸目皆新,誰識當年舊主人。
此詞以清新質樸、自然流暢的詩化語言和清疏雋朗的風格,抒寫了詞人二十年前知潁州及歸潁州而引發的人生感慨。
詞的開頭兩句,就是追述往年知潁州的這段經歷。古代太守乘朱輪車,“擁朱輪”即指擔任知州的職務。這裏特意將知潁州和“愛西湖”聯繫起來,是為了突出自己對西湖的愛早有淵源,故老而彌篤;也是為了表現自己淡泊名利、寄情山水的夙志。這裏的“西湖”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景物,而是歐公寄託感情的載體,是其精神上的家園。
“富貴浮雲,俯仰流年二十春”,突然從過去“來擁朱輪”一下子拉回到眼前。這二十來年中,他從被貶謫外郡到重新起用、歷任要職(擔任過樞密副使、參知政事等高級軍政、行政職務) ,到再度受黜,最後退居潁州,不但個人在政治上屢經升沉,而且整個政局也有很大變化,因此他不免深感功名富貴正如浮雲變幻,既難長久,也不必看重了。“富貴浮雲”用孔子“富貴於我如浮雲”之語,這裏兼含變幻不常與視同身外之物兩層意思。從“來擁朱輪”到“俯仰流年二十春”,時間跨度很大,中間種種,都只用“富貴浮雲”一語帶過,許多難以明言也難以盡言之意盡在其中了。
“歸來恰似遼東鶴”點明視富貴如浮雲以後的“歸來”,與上片起首“來擁朱輪”恰成對照。“城郭人民,觸目皆新,誰識當年舊主人?”這三句緊承上句,一氣直下,盡情抒發世事滄桑之感。這裏活用典故,改成“城郭人民,觸目皆新”與劉禹錫貶外郡二十餘年後再至長安時詩句“不改南山色,其餘事事新”用意相同,以突出世情變化,從而逼出末句“誰識當年舊主人”。歐陽修自己,是把潁州當作第二故鄉的。在他的內心深處,一直把潁州的人們當成自己的家人,把潁州當作是自己的家鄉,這也是他對西湖朝思暮想的一個原因。
歐陽修在歷盡宦海波瀾之後,發出“平生為愛西湖好,來擁朱輪”的感歎,從歐陽修初到潁州到寫這首詞的時候,已經流逝了二十多個歲月。

“西湖好”是《采桑子》表現的共同主題,詞中的十組每一首詞的第一句末三個字都是“西湖好”,全詞描寫西湖在不同的季節,不同情況下的美麗。這是歐陽修描寫山川景物的小詞,詞中用語平實卻極有表現力,以賞心悅目的眼光看待外景,對四時山水景色都保持著濃厚的興趣,從另一個角度展現了詞人生活的樂觀態度,頗有獨到之處。《采桑子》詞表達了歐陽修對西湖的熱愛,這裏的西湖已經成為歐陽修寄情的載體,歐公在此詞中借西湖美景而試圖忘記仕途的坎坷不平,表達了視富貴如浮雲的情趣,也是對自己整個人生的回悟。

《采桑子》中歐陽修的“西湖情結”主要是歸依體驗的外在表現。歸依體驗是作家尋找精神家園的過程中達到的一種神聖的境界,是一種結束無意義的生活以後重新獲得生活意義的充實感、安適感與幸福感。通過對《采桑子》的分析,可以看出歐陽修的“西湖情結”來源於他的歸依體驗。在《采桑子》十首中描繪了西湖的美景,如:“綠水逶迤,芳草長堤”(第一首)描繪了一幅美麗的西湖春景:不僅是“春草碧色,春水淥波”,跟綿長的堤影掩映著,看到的是一幅淡遠的畫面。“俯仰流連,疑是湖中別有天。”(第三首)醉眼俯視湖
中,白雲在船下浮動,清澈的湖水好似空然無物,仰視藍天,俯視湖面,水天相映使人疑惑,湖中另有一個世界。“花塢蘋汀,十頃波平”描繪潁州西湖波平十頃、蓮芰香清的美景,表達了詞人寄情山水的志趣。整首詩處處在描寫西湖的美景,歐陽修晚年的愛好之一就是泛舟西湖,他從西湖的風光中體驗到一種自由、充盈、永恆的境界,感受自我的存在,從而獲得生活意義上的充實感、安適感與幸福感。歐公悠然自得的西湖情結,來源於他對自然(西湖美景)的歸依。
歐陽修的“西湖情結”除了是對自然的歸依以外,也是對故鄉的回歸。歐陽修一生居官很高,所居住的地方不乏名勝古跡,為什麼他對潁州西湖情有獨鐘呢? 每次有友人來到潁州,歐公必然帶客人到西湖上泛舟、飲酒、吟詩。如:蘇軾、蘇洵、趙概,歐公在《玉樓春》詞中也描述了當時的情景。歐陽修留世的佳作中有三十多篇是思念潁州的,其中大多提到西湖,他一直把潁州當作他的第二家鄉,歐公對西湖的偏愛,體現了對故鄉的回歸,對故鄉山水和人們的熱愛,都寄託在西湖美景之中。

PAGE  
1

